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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的东巴文的东巴文的东巴文的科学定名科学定名科学定名科学定名 

邓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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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过去人们从不同角度对纳西族东巴文采取了不同的名称，合理的名称应该考虑

到符合文字的命名原则，过去有学者提倡使用纳西象形文，但这个术语并没有流传广

泛，建议以符合命名原则并且约定俗成的东巴文作为统一的名称。 

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 东巴文；纳西象形文；命名原则 

Abstract: In the past, people adopt different names for Dongba scrip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think that reasonable names should take the naming principles into 
account. Previous scholars advocated to use Naxi hierograph. However this term did 
not widespread. In this paper, it is suggested that Dongba script can be used as the 
universal name which is conventionalized and corresponds with the naming 
principles. 
Key words: Dongba script; Naxi hierograph; naming principles 

 

纳西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多种文字，包括东巴文、哥巴文、达巴文、玛丽玛萨文、纳

西文。东巴文主要是纳西族西部方言区宗教人员东巴用于书写宗教经书东巴经，偶尔也用于

书写宗教以外的其他文献。从性质上看，东巴文还没有达到完整有序的记录语言中的词，是

一种原始文字。 

过去人们曾经使用过多种名称来指称这种文字，以前也有学者探讨过应该采用何种规范

名称。
[1]
但到目前，对东巴文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规范，从文字命名的原则来看，也还有进

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一一一        东巴文过去使用过的东巴文过去使用过的东巴文过去使用过的东巴文过去使用过的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1．纳西语自称 

（1）森究鲁究 

纳西语“森究鲁究[sər˧ʨə˥lv˧ʨə˥]”之“森”为木，“鲁”为石，“究”为痕迹，一种

理解是见木画木，见石画石，是以图像的方法写成文字，谓东巴文为一种象形文字，
[2]
另外

一种理解是刻在木石上的痕迹，谓其早期的书写载体为木头与石头。
[3]
 

（2）东巴特厄 

纳西语“特厄[tʻe˧ɣɯ˧]”指“文书”或“写文书的文字”。东巴特厄可指东巴文，与另

外一种标音文字哥巴特厄（哥巴文）相对应。 

2．汉语他称 

（1）东巴文、纳西东巴文 

东巴是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的巫师，是纳西族的本土知识分子。东巴念诵的经典被称

为东巴经，书写东巴经的文字主要为东巴文。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的资料，所

见到的，大都为东巴教徒写成的经书，称东巴经，故有人称这种文字为东巴文。”
[4]
也可以

加上族称纳西，称为纳西东巴文。近年来活跃在东巴文研究领域的学者如李静生、喻遂生、

王元鹿等学者经常使用东巴文或纳西东巴文这一术语。 

（2）纳西象形文字、么些象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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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认为这种文字是么些人的象形文字类型的文字，故称之为么些象形文字。李霖灿：

“云南省西北部丽江一带的么些族人，使用着两种文字的经典：一种是象形文字的，另一种

是标音文字的。这两种的文字，经过我初步的整理，与张琨和才先生共同编成两部字典，分

别列为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二之三，在三十三、三十四年出版：一种叫么些象形文字

字典，一种叫么些标音文字字典。”
[5]
傅懋勣《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也是采用的

“么些象形文”的名称。
[6]
闻宥 1940 的《么些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也使用此名称。

[7]
 

解放后过去被称为么些的民族，正式确定族称为纳西族，学者相应的也使用“纳西象形

文字”的名称，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先生于 1933 年开始收集资料，原来定名为《么些象形文

字》的工具书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1981 年出版时定名为《纳西象形文字谱》，他后来

写研究文章也经常使用这一术语，“纳西象形文字处于由图画发展为文字的阶段。”
[8]
李霖灿

解放前石印出版的两本工具书《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后来重新合为一

本出版时，将名称改为《纳西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9]
 

（3）东巴象形文 

使用“东巴象形文”名称的学者极少，赵净修1995年出版《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

采用这一名称，但后来2002他出版《纳西象形文实用字词注释》时又转而使用“纳西象形文”。

另外纳西族学者杨正文曾发表过《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的演变》，
[10]

但他也经常使用“东巴

文”这一术语。 

（4）纳西族图画文字 

使用此名称的有傅懋勣先生《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
[11]

和《关于纳西族

图画文字和音节的几个写本中一处正文的校订问题》。
[12]

 

（5）么些文、纳西文字 

李霖灿：“但是么些文渐渐有人注意到了，常常有人以此相问讯。”
[13]

董作宾：“我之所

以注意么些文字，不在音而在形。我打算拿这种象形字来比较汉文的古象形字，或者可以帮

助我们对于古文字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后文他又称为“么些象形文字”。
[14] 

刘文辛先生曾发表《纳西文字、汉字的形声字比较》，进行了东巴文与汉字形声字的比

较研究，但此文中还使用了“东巴文字”“纳西象形文字”“纳西东巴字”“纳西东巴文字”

的说法，如“东巴文字通称纳西象形文字”“纳西东巴字中的形声字，多数是加注音符而成

的早期形声字”“纳西东巴文字是 11世纪才产生的文字，同汉字没有同源关系”。
[15]

 

（6）多巴字、东巴字 

1931 年纳西族学者杨仲鸿编成《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这本字典未正式出

版，据目验过此书草稿和定本的喻遂生先生介绍，杨仲鸿所编字典，其中一本封面上贴有标

签，上书“摩些文”“字典”。首页上半部分三行书“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

当为书之正名，封面标签为书之异名。字典正文分东巴字、哥巴字和汉译三栏。
[16]

据此可知，

杨先生所说摩些文包括东巴文和哥巴文，具体分指东巴文和哥巴文时采用“多巴字”和“哥

巴字”的名称。 

（7）形字 

形字是相对于音字而言的，音字指另一种文字哥巴文。1943 年丽江长水村大东巴和泗

泉木刻《音字形字对照表》，收象形字 477 个，标音字 427 个。
[17]

以前李霖灿先生也曾经使

用形字音字这一对术语。 

（8）东巴图画—象形文 

傅懋勣先生认为东巴文包含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字：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
[18]

故亦有学

者称为“东巴图画—象形文”。
[19]

 

另外还偶尔有学者使用“东巴图画文字”的名称，如和宝林《东巴图画文字的产生和运

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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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东巴文东巴文东巴文东巴文科学定名的科学定名的科学定名的科学定名的几几几几点考虑点考虑点考虑点考虑 

1.约定俗成 

术语的选择和规范要充分考虑约定俗成的原则，遵照大多数人的普遍使用习惯。过去使

用较多的名称主要有“么些（纳西）象形文”和“东巴文”，么些象形文在解放前使用较多，

但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东巴文”这一术语使用得更为普遍，如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

言文字卷》、研究著作《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汉古文字

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纳西东巴文字概论》等，还有大量的研究论文也是使用的此名

称。 

2.应将文字与文献分开 

过去的文字名称经常混淆文字和用此种文字书写的文献，如水族古文字“水书”名称既

可以指文字，也可以指这种文字书写的文献。[21]这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献是文字

书写的成果，是文字的集合。但发展到现在的文字学研究中文字的命名则要严格区分。所以

文字命名或选择译名时，最好不要使用文字与文献相混的名称。纳西语自称“东巴特厄”，

既有东巴文的意思，又有东巴文文献的意思，故不建议使用。 

3.应将文字系统与文字字符分开 

文字系统是包含文字字符和文字的构成和使用规划的一个系统，而字符则指一个个离散

的符号，两者在文字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分得很清楚。但在术语的使用中还经常有混淆的情况，

故我们觉得在术语的选择和创制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点。如以前所用之“多巴字”“东巴字”

“形字”等都有理解成字符的可能，不能很好区分文字系统与文字字符，故在指称东巴文文

字系统时不推荐使用这些术语。当然在指称东巴文系统中的字符时，还是可以使用“东巴字”，

如喻遂生先生《纳西东巴字的异读和纳汉文字的比较研究》就是研究东巴文系统中的字符异

读。[22]
 

4.名称所指应具有单一性 

术语的指称内容最好具有单一性，不要出现既可以指称大概念，又可以指称小概念的情

况。如“纳西文”“摩些文（么些文）”的使用过去就存在这种情况，杨仲鸿字典所谓摩些文

包括了东巴文与哥巴文，而其他学者提到的么些文（或摩些文）一般是指东巴文。 

纳西族学者李静生近著《纳西东巴文字概论》还采用“东巴文”包含东巴文与哥巴文的

用法也存在这一问题。“东巴文是纳西先民创制的一种文字体系，计约 2000 字左右。这种文

字主要是纳西族的宗教祭司‘东巴’用于记写宗教经书和宗教活动的其他方面，所以被称为

‘东巴文’。清末民初以来，也有用这种文字记写地契和书信等应用性文书，但为数不多。

通常所说的东巴文包括两种构形相异的文字体系，一种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另一种称

为‘哥巴特厄’。‘森究鲁究’是一种象形文字，‘哥巴特厄’是一种抽象文字。”[23]他自己

可能也有所认识，故又说“我们依习惯，把‘森究鲁究’称为‘东巴文’，把‘哥巴特厄’

称为‘哥巴文’。” 

东巴文与哥巴文是纳西族的两种重要文字，虽然主要都由东巴使用，但两种文字性质迥

异，而且东巴使用时也已经有意识区别，故不应混为一谈。 

5．指称文字本质特征 

除了必须遵从历史传统或没有更好选择时，最好不以字符体态命名。因为如从文字体态

角度命名的“象形文”“形字”一是没有指明使用主体，二是不符合文字的实际性质。因为

东巴文实际上已经大量使用假借。故“象形文”“象形文字”“形字”等名称不推荐使用。 

三三三三  关于纳西象形文与东巴文的进一步辩证关于纳西象形文与东巴文的进一步辩证关于纳西象形文与东巴文的进一步辩证关于纳西象形文与东巴文的进一步辩证 

1.关于前人推荐使用“纳西象形文”名称的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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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学者推荐使用“纳西象形文”的名称，并提出了四点理由：一是从文字的创制、

使用角度出发，认为即使是东巴发明了文字，但文字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传播过程

中不断有新的文字（引按：应是字符）的出现，发明者和传播者应该是广大的人民，故以东

巴创制了文字而称之为东巴文的说法显得缺乏论据；第二这种文字不仅仅由东巴使用于东巴

教，还包括使用于民间日常生活；第三是这种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第四是“象形文”从最

初的 19 世纪中期一直使用到现在，已经被广大海内外各界人士所接受。
[24]

 

从文字的命名原则来看，这几点理由均值得商榷： 

（1）用创制者和主要使用者命名文字是文字命名的重要方式之一，如由八思巴创制的

八思巴字、近代传教士柏格理为苗族创制的柏格理苗文。按照文字的主要使用者命名的有沙

巴文，该种文字主要由尔苏人中的巫师沙巴所使用。 

（2）东巴文过去被认为仅限于宗教场合使用，书写东巴教经典东巴经，后来的研究拓

宽了这种视野，这也是东巴文研究里程碑式的发展。但东巴文应用于宗教和非宗教两个领域

的比例差别悬殊，大量的是用于宗教方面，而只有少数的非宗教文献。并且即使是应用性文

献，其中有不少也是出于东巴之手。因为这种文字主要是由东巴掌握使用。 

（3）“象形文”这一名称，如上所言，是从其外观体态出发的命名，不能指明其本质特

征。 

（4）关于约定俗成，“纳西象形文”确实是比较早就开始使用，但这是早期研究者采取

的族名加符号体态的印象式直观命名方式，这个术语并没有得到“广大海内外各界人士所接

受”，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东巴文”这一术语，而放弃“纳西象形文”

的名称，如纳西族学者杨正文所作的综述文章《国内东巴语言研究状况》、
[25]

林向萧《关于

“东巴文是什么文字”的再探讨》
[26]

、木仕华《纳西东巴文与藏文的关系》使用的也是“东

巴文”，
[27]

这也是人们对东巴文性质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 

另外，即使是使用纳西象形文字的学者，也不反对使用“东巴文”的名称，如杨启昌：

“纳西族人民创造了两种古老的文字，一种是象形文字，因东巴教徒用这种文字书写东巴经

书，故又能称‘东巴文’。再一种文字叫做‘哥巴文’为标音文字。”
[28]

 

2.纳西象形文字与东巴文的内涵差别 

过去学者对“纳西象形文”与“东巴文”名称的争议其实还是对东巴文过去是否是全民

使用的文字的一种态度。 

有些学者反对将纳西象形文字称为东巴象形文字，因为他们认为纳西象形文字是过去纳

西族全体使用的文字。方国瑜先生：“因纳西象形文字为东巴教所利用，有人又称为‘东巴

文’。文字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为社会实践服务。纳西象形文字虽与东巴教有关

系，但应是先有文字，后为东巴教所利用。文字的创始和运用，当在萨勒（引按：东巴教祖

师东巴什罗）之前，到他时运用已广，并得到发展。所以，不能称为东巴文，而应称为纳西

文。”他还进一步论证：“纳西族开始有象形文字的年代可能很早，惟不能指出何时、何人所

选。到巫师用来书写经书和其他记载，文字得到进一步骤发展。纳西族的原始 巫教创始的

年代也可能很早，在永宁的巫教不用文字，口诵经咒，大致与丽江流行的经文相同，可知先

有口诵的经咒，后才用文字书写。可以推知纳西族很早时期已有文字，也有巫教，社会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巫师运用文字为宗教服务，宗教和文字都得到发展。”
[29]

和志武先生还认

为：“纳西文字有两种，一为象形文，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文字符号，属于表意的原始象形文

字，纳西语意为木石之痕迹，说明这种文字的产生年代很早，见木画木，见石画石，是以图

画的方法写成的文字。又能称东巴文，说明这种文字产生以后，被纳西族巫师东巴们所占有，

用来书写他们的经书，为一般群众所不识，所以社会上才称为‘东巴文’。”
[30]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如王世英：“纳西族有东巴文和格巴文（引按：即哥巴文），

为何不叫纳西文而叫东巴文？东巴既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也是这个原始宗教祭司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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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纳西族的古文字由他们所使用，记录他们在各种仪式上所背诵的祭词和仪式的程序，帮

助记忆，起提示作用，故名东巴文。”“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这是科学的结论。但不

可能每一个劳动者都参加了创制文字的活动。那么，具体的应是哪些人呢？我认为，是劳动

人民中的智慧者，包括原始宗教的祭司们。”
[31]

 

其实，不管东巴文是否在东巴教之前产生，东巴教的东巴与东巴文始终都有密切的关系，

东巴是民间的智者，诚如王世英先生所言，文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应该是人民群众中的

智者创造的。退一步讲，即使不是由东巴创造的，也是东巴在书写东巴经的过程中发展传承

下来的，东巴是东巴文的主要使用者。所以排除开这个纠结，用东巴文这个术语来指称，是

既符合约定俗成原则，又符合文字的命名原则的。 

四四四四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过去因为命名角度的不同，东巴文的异称较多，名称使用也较为混乱。 我们认为要为

其科学定名，应该考虑到约定俗成、应将文字与文献分开、应将文字系统与文字字符分开，

同时最好名称所指应具有单一性、还要指称文字的本质特征。 

过去有学者提出使用“纳西象形文”这一名称，但我们从文字命名原则提出不同意见，

并认为应该抛开东巴文是否是纳西族全民文字这一争执不休的纠结，还是采用东巴文这一术

语。 

 

补记： 

1.文章发表后，读到木仕华先生《纳西东巴文这性质研究评议》（发表于《腾飞的翅膀

—二○○九丽江文化旅游研讨论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P87-97），木文也谈到

东巴文的名称问题，木先生从纳西族的自称“纳西特恩”“东巴特恩”出发，认为应取“纳

西文”或“纳西古文字”。 

2.和志武《东巴文原名内涵》（收录于《和志武纳西学论集》，民族出版社，2008）认为

“思究鲁究”是指岩画和木牌画，与和宝林的观点相似。 

3.杨杰宏先生认为：学术界对纳西族东巴古籍中所使用的文字有三种不同的称谓：“东

巴文”、“东巴象形文”、“纳西象形文”，现统一称之为“纳西象形文”。其根据有三：一、方

国瑜认为“文字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为社会实践服务。纳西象形文字虽与东巴教

有关系，但应是先有文字，后为东巴教所利用。文字的创始和运用，当在萨勒（笔者注：指

丁巴什罗，相传为东巴教的创始人）之前，到他时运用已广，并得到发展。所以，不能称为

东巴文，而应称为纳西文。”〔参见方国瑜《“古”之本义为“苦”说—汉字甲骨文、金文、

篆文与纳西象形文字比较研究一例》，《东巴文化论集》P93，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二、

纳西象形文字的创制、使用、传承的主体是纳西族人民。其使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东巴教，

也包括纳西族上层、下层民众。因此不能只强调宗教性，而忽略了群众性、民族性。三、国

际上对语言文字的称谓也是以文字的使用主体的族称或朝代来命名，如汉字、蒙古文、藏文、

西夏文、契丹文等等。（杨杰宏《溪村社会——一个纳西村落的记忆、文化与生活》，远方出

版社，2005年。第21页） 

4.傅懋勣先生译注东巴经《古事记》时，在自序中解释了为什么用“象形文”名称：“取

向日研究经典之一种，董理解析而成是书。此种经典文字，固非全属象形，然因“象形”名

称通用易晓，且便于与其音缀字相对照，故定名为《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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